
中帼丈 夫
——甘春凤和她的女子步枪班

（报告文学 ）　夏 坚 德　吉 三

1 986年9月 。陕西省商州市 。
上午10点 ，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 。一街两

市的居民全从家 里 、店铺里跑 了 出 来 ，他们远远看见
街那边驶来一辆卡车 ，卡 车头 里偌大一 个红 色 的 “喜 ”
字，车 上 一条大汉正 高 高扬起鼓槌朝 身 前那面大红鼓
击去 ，“咚”的一 声 ，引 来一阵锣鼓齐鸣 ，震人心弦 。
人们踮起脚尖 ，看 清 了 车 上有一 男 一女 ，胸前都戴着
红花 。车驶近 了 ，车 上戴花的却是一对 年近 半 百 的 中
年男 女 。大家不 由 得在心里笑 ：这大 的 岁 数办喜事 ，
还值 得这么——但 且慢 ，那击鼓的 大汉这时 已放下鼓
槌满脸喜气地对人群大声喊道：“嗨 ！这两位就是周
丹红 的爹和娘！”

原来 是这样 ！周 丹红 ，早上 广 播 里 说 了 ，汉城第
十届 亚运会上 ，周丹红 以588环的成绩 ，破亚洲 步枪3
× 20纪录 ，荣获个人 冠军 。周丹红 是我们 商州人 的骄
傲！于是一街两市 的人 围 了 这辆车 ，全都使劲儿 欢呼
鼓掌起来 。

周丹红 是陕西 商 县 人 ，自 打 参加陕 西 射 击队 ，连
连出 成绩 。人们说 ，这个才20岁 的 陕 南 女 子 ，咋 就这
么能 呢 ？

这秘密 ，要 向 她 的 教练打听 才 行 。

“ 周 丹红 的鼻子被打穿 了 ”

周丹红 的 教练姓 甘 ，名 字 叫 甘春凤 。
1983年春 季 的某天 ，甘教 练在修枪 。队 员 李霞急

急慌慌跑进办公室 ，喊：“教练 ，周 丹红 的 鼻子 让朱
凤玲打 穿 了 ！”

甘教练一听急 了 ，拔脚就朝 楼 下跑 。
李霞 说 ，朱凤玲 的枪走 了 火 ，一枪打 了 周丹红 的

鼻子 。甘春凤拿 出 百米冲 刺 的 速度 ，直 冲射 击场 。奔
到现场 ，只见丹红 一 只 手捂 了 脸 ，鲜 血正 顺着 手脖子
向下 流 ，一条胳膊全红 了 。甘 教练二话没说 ，立 即命
令：叫 车 ！上 医 院 ！

周丹红 不但没流一 滴 眼泪 ，眼睛 还在笑 。子 弹从
鼻梁右边打进去 ，钻进上 颚 ，留 在 了 里边 。丹红 捂着
鼻子 说：“我没有 事 ，我没有 事。”一 张 口 ，血顺着
嘴巴 流 下来 。

甘教练对我们说：“从那时起 ，我就料定 了 ，丹
红一定会 出 成绩 ！”子弹 是翻开 上 嘴唇
从里 面取 出 来 的 ，多 亏是小 口 径子 弹 。
丹红 打 针过敏 ，连 麻醉针也没打 。她到
底没流一滴 泪 。

周丹红 真 是 只 要枪不 要 命 的 巾 帼
丈夫 。参加第 11届 亚运会 ，丹红 怀孕 了 。
为了 不失 去机会 ，她硬是不告诉别 人 ，
咬着 牙和大家一起跑步苦 练 。有谁知道
她暗地 里 流过 多 少汗 ，咬 断 几颗牙齿 ？
可女孩 子们在一起 ，秘密还是没保住 ，
她被送 回 西安 了 。一 到西安 ，她一 刻没
停，立 即 住进 了 医 院 ，第 二天就做 了 手
术。稍事休养 ，她又急急赶 回 到北京 ，
硬要 参加锻练 。结 果在11届 亚运会 上夺
得了 一个 团 体冠 军 ，一个 团体亚军 ，一
个个人第 三名 ，金 、银 、铜三个牌子全
捧走了 。

周丹红 的名字如今在全 国 早 已家喻户 晓了 。单说
国际比赛，1986年 汉城第十届 亚运会3×20以588环破
亚洲纪录 ，个人冠军；1987年 第六届 亚洲锦标赛3×20
以663.9环获个人冠军 ；同 年 ，西德慕尼黑世界杯 以596
环夺得60发卧赛银牌 ，瑞 士 苏黎 士 世界杯又拿 了 两个
团体冠军；1991年 墨西哥 世界杯赛再获得60发卧射第
二名 ，瑞 士苏黎 士 获 弓 弩世锦赛 团体亚军……

周丹红 今 年25岁 ，正在北京集 训 ，准 备下一届 奥
运会夺冠 ，我们没能采 访到她 。她给甘教练 的来信我
们却有 幸 看 到 了 。她 说：“看 到 芮 青焦头烂额的样子 ，
我下定 了 决心不要孩 子 ，至 少现在不 要 。我还年轻 ，
我要在 射 击场上 再创好成绩。”

“ 我还是想 当 个好主妇 ”

比起周 丹红 来 ，芮 青却是 另 一个类 型 。芮 青是江
苏人 ，今 年28岁 。虽 说芮 青和周丹红 的 血 型 都是B型
血，在聪明灵 活 上 同样 的 出 众 ，在 对待生 活上 却各有
各的 想法 。

1 988年11月 ，芮 青 带 着 身 孕 在 全 国 锦标赛 中 以
588环 的 成绩 夺 得 了 第 二 名 ，之 后 ，她 便 安 心地 等
着做妈 妈 ，再 不 去 动枪 。芮 青 的 丈 夫 叫 李 朝 阳 ，这
个夺得过全 国 六 运会 冠 军 平 超 世界纪 录 的 伟 丈夫极
爱他 的 妻子 ，但 更 爱 妻 子 的 事 业。1990年 元 月 ，全
国正 在为 第 十 一 届 亚 运 会 在 北 京 的 召 开 热 火 朝 天地
做准 备 ，当 时 芮 青 的 小 女 儿 李 芮 才 6个 月 。为 了 女
儿，她想放弃 这一次比赛 的机会 。正 在 这时 ，甘教练
来找她 了 。

甘教练 说：“芮 青 ，这一次机会难得 ，你可不能
放弃！”

芮青 正 坐 在 沙发 上 给 6个 月 的 小李芮 喂奶 。她
深情地盯 着 怀 里 吃得 正 香 的 小李 芮 ，半晌 才慢慢说 ：

“ 我舍不得孩 子。”
教练说：“你把奶断 了 吧 ，今后这样 的机会 ，可

不易得 了。”
芮青把孩 子从右边换到左边 ，接着 喂奶 ，只不

说话 。
坐在床边上 的李朝 阳忍不住了。“你会后悔 的。”

李朝 阳说，“你放心 ，咱雇个保姆 ，再买全世界最好
的奶粉 喂她 ，买雀巢奶粉 ，行不？”

“ 不！”
芮青说 ，眼
泪都快 要 流
出来 了 。

但李朝
阳心 里 自 有
主意 。过 了
几天 ，李 朝
阳请 来 了 朋
友林波 ，林
波开 着 一辆
摩托车 。朝
阳没给芮 青说 ，拿件军大衣把小小 的李 芮 一包 ，坐上
摩托车就一直 开到了 父母 的家 里 ，把小李芮 交给 了 爷
爷奶奶 。

芮青练完三小时靶 ，来不及脱去 沉重 的 皮质 射击
服就往家跑 。她想娃娃一定饿哭了 吧？回到家一看 ，
娃娃 不 见 了 。她那个哭呀 ，眼泪顺着 射 击服 的 领子 淌 ，
流到床头 上 ，床单 湿 了 一大片 。突然 ，她发疯似地跑
出门 去 ，要去把她的小李 芮接 回 来 。刚 一 出 门 ，一头
撞着 了 李 朝 阳 。她 “哇 ”一声放声 大哭 ，软瘫 在李朝
阳的 怀 里 。

第二天 ，第 三 天 ，朝 阳每天按芮 青 的 “命令”回
一趟家看孩 子 ，每次 回 家转来 ，朝 阳 都笑嘻 嘻地告诉
芮青 ，孩 子吃得好睡得香 ，让她放心做参赛 的准备 。
好容 易 等集 训告 一段落 ，芮 青匆匆赶 回家 去 ，直 到这
时她才 知 道 ，小李 芮 哭了 两夜一天一 口 不吃不喝 ，当
时把小眼 泡 儿都哭 肿 了 。芮 青 说：“我还是想 当 个好
主妇 。十 一届 亚 运会夺 了 团 体60发卧射银牌 。孩 子可
吃大亏 了。”

“ 教 练 ，你 等 着 看 ！”

还是 第 十 届 亚 运会 前 夕 ，芮 青 与 丹红 一 起先 到北
京后 到丹 东 集 训 。当 时 芮 青咳嗽得厉 害 ，还 咯血 ，
找随队 医生 赵 大 夫 一检 查 ，说 去 拍 片 ；片 子 一拍坏
了，左肺发现 两 个钙化点 ，结 论 是 肺 结 核 。十 届 亚
运会迫 在 眉 睫 ，芮 青 岂 能放过 这个机会 ？她 恳 求赵
大夫给她保 密 ，再 三保 证每天按时 来打针 吃药 ，就
差给赵大夫 下 跪 了 。赵大 夫被她感动 了 ，果然 跑 去

对甘 教 练 说 ，芮 青 是 支 气 管 扩 张
引起 破 裂 ，请 甘 教 练 减 少 芮 青 的
训练量 。甘 教 练 不 知 内 情 ，劝 芮
青坚 持 早 跑 步 ，说 ：“跑 不快 就
慢跑。”芮 青 真 是 有 泪 往 肚子 里
咽呀 。她 跑 一 步 颠 一 下 ，颠一 下
胸口 就 疼 一 下 ，疼 一 下 她 就咧 一
咧嘴 皱 一 下 眉 头 。要 知 道 ，那一
阵她连 深呼吸一下胸 口 也痛 ，何况
跑步 ？她硬是忍 了 。

到了 丹 东 ，她 的 病 奇 迹 般 地
好了 。但她万万没有想 到 ，名 额分
配下 来 ，丹 红 参 加 亚 运 会 ，她 被
指定 参 加 在 民 主 德 国 苏 尔 举 行 的
第44届 世 界 锦 标 赛 。世 界 射 击好
手如 云 ，拿 个 名 次 谈 何 容 易 ？而
亚运 会 呢 ？按 芮 青 当 时 的 成 绩 ，

夺金牌犹如探囊取物 。加之 由 于政治和外交 的需要 ，
同在一起集 训 的 运动 员 ，参加亚运会 的 待遇就是 比
参加世 界锦标赛 的 要好得 多 。芮青心 里 那个难受啊 ！
她总在心里 问 ：命运对 我为何这么 不 公 平 ？

就要 “分项 ”了 。在丹 东 射 击场 举行 的 世界赛
与亚运会选 手 对抗赛开 始 了 ，芮 青 端 起那 支 沉甸甸
的气枪 ，她心 里 十 分 的 不平 衡 。

“ 准 备——”裁判 员 的 口 令 响 了 。
芮青 端枪就射 ，一 股怨气全发 泄在 子弹上。“叭

叭叭 叭叭 ”一 连 五枪 。
报靶 的 结 果 是：9环，9环 ，8环，9环 ，9环 。
五枪跑掉 6环 ！
不能让 芮青 这 样打 下 去 ！这不 是 芮 青平 时 的 成

绩！站在 芮 青 身 后 的 教练 甘 春凤心 里 这样 想 。
她轻轻地 叫 道：“芮 青 ，你下 来。”
芮青 倒 提着 枪含 着 两 行 泪 水 慢慢 走 到 了 甘 教练

身边 。
芮青人 长 得 相 当 漂 亮 ，和周 丹 红 简 直 象 一 对 亲

姐妹 ，至今我从 照 片 上 分不 出 她俩 来 。芮 青 有 一 头
漂亮 的披肩发 ，平常像瀑布 一样披 散在脑 后 ，到 比
赛时 ，便用 一根皮 筋绑 成 一个马 尾 巴 束在脑 后 。这
当儿 甘 教练把 芮 青 叫 下 来 ，信 手就解开 了 那根橡皮
筋，用 五个 手指轻轻梳理 着 那 一 头 的 “瀑 布”，一
边轻轻地说 ：

“ 芮 青 ，你这 一 向 身体不好 ，我对你照顾不够 。
你要 埋怨 ，要有气 ，就冲 教练发吧。”芮 青不说 话 ，
只低 了 头 ，但眼 眶 里 的 泪 水愈 积愈厚 了 。

甘教练说：“芮青 ，我知 道你没能参加亚运会 ，
心里 有气 。有气 ，你就痛 痛 快快 对教练 哭 一 声 。哭
吧，哭 出 来你就轻松 了。”

芮青牙 齿咬着 嘴唇 ，还 是 不 说 话 。但 她 的 身 体
在教练 的抚摸 下 微微颤抖起来 了 。

甘教练仍 旧 慢慢地用 手指给她把一根根头 发理
顺，再说：“教练最理解你 ，在丹 东 这 儿 ，人家 礼
拜天都休息 ，可你没有休 息 一次 。每 回 星 期 天 ，整
个射击场静 悄 悄 的 ，就我们两个人 ，那个 静 呀 ！想
想是难受 。还 有 在 北 京那么 多 天 ，你没能 上过一 次
大街 。人家 去大连玩 ，你也想 去 ，是教练没让你去 。
教练让你吃 了 这大 的 苦 ，结 果却——”

芮青 再
也忍不住 ，
“ 哇 ”一声 ，
趴在甘 春 凤
的怀 里哭 出
声来 了 。这

一哭 ，就象
洪水 开 了
闸，只一 会
儿，甘 春 凤
胸前 的 运 动
衣湿 了 一 大

片。
甘春 凤任 她 哭 。她摸 出 一块手 帕 来给芮 青 ，用

手轻轻抚摸 着 她 的 脊 背 ，轻声 地给她讲 世界锦标赛
的意 义 ，打好 这 次 对抗赛 的 重 要 性 ，说 着 说 着 ，甘
春凤 的 眼 泪 也 流 在 芮 青 的 头发 上 了 ，芮 青 的 头 发好
象清 晨 的 小 草 上 铺 了 一 层 露珠 。

哭完 了 ，擦干 眼 泪 ，芮 青把 “马 尾 巴 ”头 发 一
甩，说 了 一 句 话：“教练 ，你 等 着 看 ！”轻松地上
场去 了 。

气枪 射 击 一 共 打20发 ，发 发 满 环 是400环 。芮
青前5发 丢 了 6环 ，哭过之后又连 击 15发 ，结 果 以391
环一场 两 个 队 里 打 了 个第一 ，后 15发子 弹 一 共 只 跑
了3环 。就是说 ，打 了 13发满环 ，三发9环 。

好一 个芮 青 ！

“ 我 是 女 儿 身 ，男 子 命 ”

但有 几个 人 知 道甘春 凤陪 她 的 学生 哭过 多 少次
呢？又 有 谁 知 道 ，甘 教练 自 己 又 流 了 多 少 辛 酸 泪 ？

甘春 凤 是 广 东 中 山 人 ，今 年 整整50岁 了 。因 为
父亲 是 黄 浦 军校 毕 业 的 军官 ，使 她 参 加 射 击 队后受
到了 种 种 牵 连 。且 莫说人不 了 党 ，每 当 省 、局领 导
来射击 队 视 察 ，队 上就要指定 一个队 员 监视她 ，那
原因 很简 单 ：她 手 上 有 一 支 射击步枪 ！而 甘 春凤对
此却根本不 知 道 。直 到这个和她 同 舍相 处 多 年 的 女
友与她分手 时 ，才 告 诉她 ：我是 监 视你 的 ，甘 春 凤
这才 如 梦方 醒 ！

1958年 ，甘 春凤在 西 安 女 子 一 中 上 高 一 ，是 中
学女子 篮球 队 的 队 员 。学 校还 有个 射 击 队 ，就和她
们在 一个场 地练 瞄准 ，她时常 去 摸人家 的枪 。那 时
候，她 刚 刚17岁 。记得 一个 星 期天 ，学校 射 击 队 去
八仙庵附近 的 三 中 练 实弹打靶 ，她恳 求体 育 老 师带
她去 ，就去 了 。又 照 顾她打三枪 。结 果 出 人意料 ，她
打了 两 个 9环 ，一个10环 ，名 列 射 击 队 第 一 ，从此
就成 了 射 击 运动 员 。

到1958年 ，省 第 三 届 运动会 上 ，她一 举破 了 省
上的 纪录，10月 便成 了 省 射 击 队 的 正 式队 员。1970
年，射 击 队被解 散 ，她和她 的 丈夫 省摩托车 队 的 运
动员傅怀涛 一 起 “下 放 ”到兴平 县 陕 西 柴 油 机厂 ，
一个 当 司 机 ，一个 当 仪 表 工。1978年 10月 ，省 体委
主任 田 德霖 、省体 委政 治 处 处 长 孟 沙君 二 人到 这个
厂找到他们 ，把他们 又 调 回 西 安 ，从那之后 ，甘 春
凤成 了 省 射 击 队教 练 。

甘春 凤带 出 的 第 一 个 队 员 就是 芮 青。1986年 5
月芮 青首次 出 国 就 以595环破亚 洲594环纪 录 ，获得
在波 兰斯鲁 普斯科 举行 的 世 界 女 子 射 击60发 卧 射 第
二名 ，1987年 又 以391环 破 亚 洲390环纪 录 ，获 罗
马尼亚 布 加勒斯特 世界杯赛个人 冠 军 ，1987年 再 获
亚洲锦标赛60发卧 射 亚军 ，1988年 参加蒙 古 乌 兰 巴
托国 际 赛 ，夺得 两项个人冠 军 ，一 项亚 军……

除了 芮 青 、周 丹 红 之 外 ，甘 春凤还 有 一 个队 员
叫李 丹 ，在 西德破过 亚 洲 纪 录 ，在 瑞 士 和 队 友 一 起
夺得 两 项 世 界 杯
团体 冠 军 ，第 六
届亚 洲 锦 标 赛 获
一项 团 体 冠 军 一
项个 人 冠 军 。眼
下正 在 训 练 的 四
名小 队 员 ，最 年
轻的 只 有 15岁 ，
最大 的 叫 杨丽红 ，
也才 19岁 ，在 受
训不过一 年 之后 ，
杨丽 红 就 在 广 州
九运 会 以596环 平
世界60发 卧 射 纪
录，得 了 个冠军 。

1 986年 至
1990年这5年 间 ，
甘春 凤 的 几 名 女
弟子 进 了 国 家队 ，
她也 调 至 北 京 射
击场担任女 子 步 枪主教 练 ，常 年 不能 回 家 。我有 幸
看到傅怀涛 写给甘春凤的 两札来信 ，共有 上 百 封 （他
们规定 ，甘 春凤每周 日 在 北 京发信 ，傅 怀涛每周 三
在西安 发信 ，每 人每周 一 次 ，从未 间 断），那些信
真是 如泣 如 诉 ，试摘 一封 如下 。

这是老傅1986年 4月 21日 中 午 写 的 ：
“……每 当 我送 走 了 您 返 回 家 中 ，一 种 无 限 的

孤独 感 使人难 以 忍 受 ，……人 去 楼 空……无 限 凄 凉 。
… …我 为 什 么 每 天 久 久 不 能 入 睡 ？我 在 想 ，您 在 靶

场辛 勤 了 一 天 ，业 余 时 间 在 干 什 么 ，想 什 么 ？……我
知道 你 不 让 我吸 烟 是 为 我 好 ，但 我 处 于 这 种 孤寂 之
中，只 有 吸 烟 才 能 减 少 我 的 烦 恼 和 对 你 的 思 念……我
彻夜 难 眠 ，苦 苦 地 在 度 那 漫 长 的 日 月 ，我 盼 着 您 回 归
的那 一 天 ……取 得 成 绩 ，我 高 兴 。高 兴 之 余 ，我 又 恐
惧。我 怕 您 有 了 成 绩 又 会 更 多 的 离 开 我 ，离 开 孩 子 们
… …我 总 是 强 装 笑 脸 ，为 的 是 要 您 走 得 愉 快……”

看来 ，甘 春 凤是个 “硬 心人”。她不 仅远 离 了 丈
夫，远 离 了 家 ，远 离 了 年 迈 的 父 母 ，她 还 把 儿 子 傅 明
忠和 女 儿 傅 明 延 送 到远 离 父 母 的 兰 州 军 区 射 击 队 去 当
队员。1987年 11月 ，她带 队 员 到 广 州 参加 六 运 会 ，当
时，年 迈 的 父 亲 是 肺 癌 ，住 在 肿 瘤 医 院 ，老 母 亲 因 心
脏病住 在 红 十 字 会 医 院 。甘 春 凤 一 个 上 午 跑 了 两 个 医
院给父母 辞 行 。父 亲 说：“国 家 的 事 是大 事 ，你走吧。”
母亲 说：“我 知 道 留 不住 你 ，这 里 有 怀 涛 和你弟 弟 ，
你放 心 去 吧。”下 午 四 时 余 ，她 含 着 眼 泪 由 老 傅送 上
了去 广 州 的 火 车 。

甘春 凤 真 的 心硬 吗 ？她 说：“若 不 是 老 傅 ，我这
个家是什么样 子 ，我真不 知 道 。我是女 儿 身 ，男 子 命 ，
就这 样。”她确 实 不 管家 ，她把全 部 感 情 都给 了 她 的
队员 了 ，她 自 己 说：“我从 不 严 厉 批 评 队 员 ，我 对 她
们比 对 女 儿 还 亲 ！”甘 春 凤 的 小 儿 子 傅 明 宏颇 有 意 见
地对 我讲：“我都抱 怨 过 多 少 次 了 ，妈 妈 给 射 击 队 员
的母 爱 ，比 给 我们 的 多 得 多 ！”

这就是这位全 国 体总委 员 ，全 国 射击委 员 会 委 员 ，
开创 “夜 训”“盲 训 ”先 河 的 国 家 射 击 队女 子 步 枪 主
教练 ，被 中 央和 国 务 院批准 为 有特殊 贡 献 的 专 家 甘 春
凤的 家 庭 生 活 。

“ 死 也 要 戴 着 国 徽 死 ”

1 986年 仲 春 。
芮青 与 甘 春 凤 同 机到 达 罗 马 尼 亚 ，下 飞 机时 才 发

现，她们 的 行 李 箱 发错 了 地方 ，又 运 回 到 北 京 去 了 。
她们 都 穿 得 很 单 薄 ，芮 青 只 穿 了 一 条 裙 子 。她们是 去
参加 在 民 主德 国 举 行 的 第 44届 世 界 射 击锦标赛 的 ，到
罗马 尼 亚 为 了 适 应 时 差 。

不料 在 当 天 晚 上 ，这 里 发 生 了 大 地震 ，里 氏6.8
级。

这时 是凌晨 一 时 ，大 地 忽 然 震 动起 来 ，甘 春凤被
这阵 震 动 惊 醒 了 。屋 子 在 激 烈地 上 下 跳动 ，桌 子 上 的
东西 顷 刻 间 全 滚 到 了 地 上 。她 头 昏 ，站 也站 不住 。他
听到 一 阵 怪 响 ，墙 壁 立 即 裂 了 一 条缝 ，又 一 声 ，又 裂
一条 。缝 越裂越大 ，宽 处可 以 伸 进 一 个拳头 。她 试 图
挣扎 到 门 口 ，门 却拉 不开 了 。

甘春凤想 ：是地震 ，今 天 要 死在 罗 马 尼亚 了 。
想到 死 ，她看 看 自 己 。不 行 ，得 穿 上 衣服死 ，不

能这 样 不 体面 地去 死 。她胡 乱摸到 自 己 的 衣服 ，手忙
脚乱地穿好 ，躺 在床 上 ，平 静 了 呼吸 ，等 房顶塌下来 。

刚刚 躺好 ，她又猛地跳 了起来 。我是一个 中 国 人 ，
要死 ，也不能 丢 了 中 国 人 的脸 。她急忙在地毯 上 摸索 ，
终于 ，她 摸 到 了 那枚 滚 落 在地 上 的 、代表 中 华 人 民 共
和国 的 国 徽 。

她松 了 一 口 气 ，把 国 徽 絮带套 在 脖子 上 ，重 新 躺
下，又把 国 徽 放 正 在 自 己 的 胸 前 ，然 后 拉 过 床 上 的 床
单，从脚 蒙 到 头 。

她的 心完 全 平 静 了 。现 在 就是 真 死 了 ，她也 不 怕
了。

奇怪 的 是 ，地震 却停 止 了 ，房 没 有 坍 ，屋 顶没有
落下来 ，她耳朵里却听 到 几个女孩子 一齐 叫 她 的 声 音 ：

“ 教 练 ！甘 教 练 ！”
是她 的 孩 子 们 ，是 芮 青 她们 在 叫 她 。她不能 死 ，

她应 该和她 的 队 员 在 一起 ！她猛地跳起来 ，冲 向 门 口 。
不知 怎 地 ，

门竟 一 下 被 拉 开
了。电 梯 失 灵 ，
她从楼梯跑 下 去 ，
一口 气跑进院子 。
芮青 一 下 子 扑 上
来，把 她 搂 定 了
就哭 ，她 也 泪 如
雨下 了 。

她和 她 的 队
员们 就 这 样 搂 着
坐在 庭 院 的 石 凳
上，下 雨 ，天 气
骤冷 ，在 零 度 左
右，她 们 一 个 个
冷得 直 抖 。她 抱
定了 芮 青 ，不 让
芮青 上 楼 给 她 找
毛毯 ，她 哽 咽 着
说：“别 动 ！要

死，我们 娘 儿 俩 就这样 死在 一起 ！”

我问 甘 春 凤到底 图 了 个什么 ，她淡 淡 一 笑 ，说 ：
“ 就 象你们 作 家 画家 一 样 。看 到 孩 子 们 出 成 绩 ，

就好 象 看 到 了 自 己 的 作 品 ，这就全有 了。”
说得 多 好 ！
这就是 甘 春凤和她 的 射击运动 员 们 的 故 事 。

（ 标 题 书 法　薛 瑜 阳 ）

甘春凤 和 她 的 队 员 1986年 在 德 国 参 加 世 界 锦 标 赛 。
左起 ：甘 春凤　芮 青　周 丹 红　梁 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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